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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谈
草木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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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编者按：
美丽中国，青山绿水。花树娇，果树茂，

沃野生金秋日好。今起刊登一组《草木有
情》。
桂花是江南的嘉树。一夜秋风起，满院

桂香来。
小时候，我外婆老宅的天井庭院中，有一

棵桂树。每逢秋高气爽之际，明月高悬的夜
晚，我总是站在桂树旁，举头探究那圆圆月亮
的容颜里，千姿百态、变化无穷的“月中之
桂”。无论是皓月当空，还是银钩月牙，那月
中的桂树，总能撩拨起我的想象，弹奏我童年
的心弦，唤醒冲动的诗情。那“嫦娥奔月”“吴
刚伐桂”的神话故事，更是搅动起我飞翔的激
情，吟诵起“月亮走，我也走”的歌谣。
如今，神舟的飞天，告诉人们，月球上没

有嫦娥，没有吴刚，更没有玉兔，没有桂花
树，有的是无边的荒凉。然而，我还是希望
有些幻想，让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诗词歌赋
有永恒的生命力，给生活以诗意和浪漫。在
水泥森林的大都市，多些飘着天香的桂花
树，为人们平添暖意和厚实，享受世间可亲
的美好秋意。
童年的秋夜，外婆告诉我，月亮是本耐读

的书。为了桂树的生生不息，人们专门给它配
备了一位名叫吴刚的看树人，叫他兼做伐木
工和酿酒师。这砍树的爱好，成为吴刚孜孜
不倦的“事业追求”和高尚初心。外婆的话，

让我长大之后，越发对桂花产生了浓烈的恋
情，追求那“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江南诗
意。因为，桂花的香气浓郁、绵软、醇厚，清
香除尘，浓郁致远，感觉让枯燥乏味的生活、
酷热难熬的夏天有了尽头，让平淡的生活有
了一份温馨，多了一份芳香袭人的气息。江
南的民间总是视桂花为吉祥之兆，过去仕途
得志者、科考中举者都被称为“折桂”，获得
殊荣者被誉为拥有“桂冠”，桂花以其丰富的
内涵和厚实的文化底蕴，博得人们的青睐。

我记忆中的烟雨江南，那被雨淋湿的桂
花树，仿佛打了一层蜜蜡，泛出了淡绿、嫩
绿、翠绿的光泽，把枝丫上的香气源源不断
地荡漾开来，犹如一位灵魂自带香气、富有
灵气的江南女子，恰到好处地展现自己的柔
情和韧性，让人念念不忘。
秋色正浓时，外婆古镇的小巷里、桂树

旁，总有男女老少手持长长的竹竿，趁着月
光和秋天的露水，来收获桂花。那盈盈飘落
的桂花，停留在蓝印花布上、麻石街巷地面
的缝隙里，更落在每个古镇人的心坎中，堆
金叠玉，飘飘洒洒，纷纷扬扬，创造了一幅淡
抹轻描的“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的江南

秋色水墨画。
李清照曾把桂花描绘成撩拨人心的花

神。“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
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古代文人
追求生活质量，把兰花香称之为国香，梅花
香为暗香，菊花香为冷香，荷花香为清香。
桂花香则为遥远的天香，通透且空灵。我也
喜欢桂花的香气，每当桂花初开，便会采一枝
插在玻璃瓶里，让桂花的香气，充盈着我的书
房，让自己在看书写作时分神清气爽。
“桂花香，桂花黄，桂花开处天不凉”，每

当丹桂飘香时，我从小耳熟能详的外婆儿
歌，始终在我耳畔徘徊。那形不耀目，香自
飘远的桂花树，始终种在我的心中。因为，
它象征着江南人的性格，是一种朴实的树，
耐得寂寞的树，不习惯于哗众取宠的树。它
默默地积蓄了一年的精华，把那无穷尽的爱
恋与生命的激情，都宣泄在丝丝缕缕浮动的
桂花上。那沁人心脾的清香，是它演奏的最
由衷的心声。
今年的桂花开得迟，然而，也经历得日

子久。我喜欢悠悠而来的迟桂花，它让生命
变得久久长长。

曹伟明

江南嘉树桂花

近日整理书橱，翻出
越剧大师傅全香先生送我
的《坎坷前面是美景——
傅全香的艺术生涯》签名
著作和几张不同时期的照
片，记忆一下被拉回与先
生的“忘年交”时光。今年
10月24日，先生离开我们
5周年。她出生于1923年
8月30日，巧合的是，我的
生日也是8月30日。

喜欢越剧的人，尤其
是20世纪出生的越剧戏
迷，不会不知道“越剧十姐
妹”中排行“老五”的傅全
香。由她饰演的“祝英台”
家喻户晓，在那个年月不知
惊艳和迷倒多少英男才俊。
结识傅先生是在20

世纪90年代上半叶的一
个大雪天。那天傅先生来
到解放军驻苏某部慰问人
民子弟兵。当时我
任政治部副营职新
闻干事，既是陪同，
也负责此次活动的
新闻报道。那会儿
傅先生乳腺癌术后不久，
部队首长再三嘱咐我一定
要照顾好先生，千万不能
让她累着。
我们部队由于战备性

质决定，多数团、营、连单
位分布在山区，且连队与
连队之间都相隔一定距
离，不少分队和哨所修在
半山腰和山顶上，需要徒
步攀登才能到达。我的本
意是，雪花还在飘着，山高
路滑的，到一至两个点看
看就行了。可这位古稀艺
术家执拗得很，硬是冒着
雪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慰
问过去。在这些十八九岁
的年轻战士面前，先生是
奶奶辈，可她依旧拉起战
士们的手，时不时来上一
段《十八里相送》或《江姐》
中的《红梅赞》等片段……
连续两天的陪同，我被先
生的精神感染、感动着！
先生回沪第二天，一篇由
我撰写的特写《祝英台省
亲》，通过新华通讯社在

《解放军报》《新华日报》
《人民前线报》等多家媒体
同时刊出。
那段时间里，先生对

我一口一个“阿弟”叫着，
我也从“傅老师”改口叫她
“大姐”。每当我喊她“大
姐”时，她总是满脸春风，
答应得很是爽脆。
天公作美，第二年秋

天因工作需要，我被调往
上海工作。到沪不久，部
队组织到美琪大戏院观看
越剧《万里长空且为忠魂
舞》。这是傅先生指导她
学生演的一台戏。那天她
坐在前排，部队进场时，虽

然我肩膀上的“豆
豆”由先生认识我
时的“一毛三”已经
换成了“两毛一”，
但先生还是一眼就

认出了我，还大声直呼“阿
弟！”我告诉她调来上海工
作了，她听后很是高兴，并
且交换了电话号码。
那会儿她还担任着上

海市政协常委，嘱我假日
或有空时约上去观摩她指
导学生拍戏，学生有演出
时还时常约我去蹭蹭戏，
有事没事也打打电话问问
好……
实际上我与“祝英台”

神交于60年代大伯家的
留声机里。童年时，我家
深居大山，唯一的娱乐就
是收听我大伯家那台留声
机。大伯和我堂哥每天出
完工就打开留声机，唱片
不多，《梁山伯与祝英台》
是这间土坯房里发出的
“主旋律”。每当听到隔壁
“祝英台”的声音一出来，
我会立即放下碗筷或直接
端着饭碗静立在留声机
前，整个脑袋里的神经会
好奇并痴迷地跟着那张唱
片，一直在转……

作为国家一级演员、
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越剧代表性
传承人、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享受者，傅全香先生
的艺术成就在我中华艺
术词典上是可圈可点
的。她嗓音明亮、音域宽

广、润腔华彩，且真假嗓结
合，曲调跌宕多姿、波澜起
伏，表演富于激情，以“花
衫”戏见长，善用强烈的外
部动作来表现人物的内心
感情，尤其擅长表现具有
强烈反抗精神的悲剧妇女
形象。她重视收放开合与
花腔的润色，被誉为“越剧
花腔女高音”，所创立的
“傅派”唱腔是越剧花旦中
的重要流派。

20世纪50年代初期
与新音乐工作者合作，在
由她主演的《十八里相送》
和《织锦记》剧中，傅先生
首开定腔定谱的先例。
1952年冬参加第一届全
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
出《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
祝英台，获一等奖。80年
代由她参与主演的《梁山
伯与祝英台》《孔雀东南
飞》《李娃传》和《杜十娘》
均被先后拍摄成电视剧，
《杜十娘》还获得全国电视
剧“飞天奖”荣誉奖。傅先
生有一颗不服老的心和一

双不停滞的脚。90年代
初，已有67岁的她与昆曲
演员计镇华合作，演出了
反映诗人李清照生平的戏
曲电视剧《人比黄花瘦》。
那时她大病初愈，医生再
三叮嘱她不得上台，特别
是不能演全剧。可老艺术
家把戏看得比天大，竟然
演完全剧，又一次获得“飞
天奖”。1993年，她的艺
术集锦电视片《她在丛中
笑》拍摄完成。同年，“傅
全香艺术研究会”成立。
在后来的交往岁月

里，每当先生谈及一些艺
术创作上的往事，眼眶里
时常闪着泪光……

2017年10月24日，
先生与世长辞，享年94

岁。“越剧十姐妹”中她是
最后一位“化蝶而飞”。惊
悉大姐仙逝，我十分惊愕
与悲痛。当时我正在大别
山革命老区慰问，没能送
大姐最后一程，一直感到
遗憾。我常常忆起她的音
容笑貌，觉得大姐还活着，
就活在广大戏迷的心里，
活在无数艺术家的心窝
里。“祝英台”这只青春蝴
蝶，永远飞翔在大江南北
的蓝天下……

何秋生

结缘“祝英台”
每到秋日，民间就有“贴秋膘”的习

俗。所谓“贴秋膘”，无非是多食肉类，让
身体稍稍壮实一些，以御冬寒。我一直
觉得“贴秋膘”是古人应对严寒的一场储
蓄。当然了，那是旧时，放在当下，平日里
大鱼大肉也是家常便饭，哪天不在养膘？
相反，很多人谈膘色变，嘉蔬反倒成

了亲近有加的餐桌宠儿。
立秋以后，我应一个杂志社的邀请，

在一个山腰处参加了一次笔会。秋色满
山林，我们参加了笔会的活动后，用餐安
排在一座古旧的别
院。别院里文石玲
珑，曲院风荷，很是雅
致。一碟碟美味端上
来，看着相当诱人。
拿起筷子一连吃了数道菜，才发现，每一
道都是素食。
第一道是“空空如野”。原以为是野

味，上来才知道是空心菜，我们以往做空
心菜都要配一些虾米之类的小河鲜来
烹，没想到清炒以后，竟然别有一番风
味，让我第一次全然了解了一棵空心菜
的蔬食之香。不被荤油掩盖的香，香得
直截了当，直击本原，草木蔬食，吃得让
人忘乎所以。
第二道菜是“山妖豆腐”。听名字以

为此菜一定乌漆墨黑，上来才知道如此
圣洁。所谓“山妖”，山药也。山药与豆
腐，你也纯真，我也洁白，两白混于一处，
有一种银碗里盛雪、白马入芦花的禅境
之美。我也是第一次品尝到这种蔬菜配
搭，上菜的服务生告诉我们，这是店里的
招牌菜，夹起一筷子放在嘴里，有一种美
味的巨斧劈向馋虫的暴力美学，爽脆中
夹杂软糯，香得透彻。
第三道菜就更绝了，叫“请菌入

瓮”。各种菌菇在一起，
组合炖了一道汤上来，目
测有香菇、茶树菇、蟹味
菇、金针菇，还有一些叫
不上名字来的菌类，如此
炖成一瓦罐汤。掀开瓦罐的瞬间，简直
香得让人灵魂出窍。舀起来一汤勺入
口，感觉一整个秋日都被我吞进了口中，
一股抱团而来的香，让人感觉院子的秋
光都是金色的。
第四道菜上来，一片金黄的“沙滩”，

上面是刻出来的人偶
造型，共十八只，形似
罗汉。这道菜名为
“罗汉卧金沙”。沙滩
是虫草花做成，罗汉

是用河里新采上来的菱角所雕刻，在鲜
美的味道之外，白胖的罗汉躺在金沙之
上，颇具喜感，让人一眼望见心生明月。
素菜的吃法，远远比荤食多得多。

素菜容易做出花样，荤食呢，要么卤，要
么煮，要么炸，要么烤，万变不离其宗，还
是一个肉糜的状态。若养眼，还是蔬食。
现如今，很多人茹素，认为定期茹

素会清理消化系统，就好比电脑被格式
化还原一次，带给身体机能一次更新。
素食之美，其实还远远不止裨益身体，对
心灵也是一种熨帖。很难想象，一个人
如果整天对着一堆大肉块吃得忘乎所
以，会出现怎样的身体走向。但是，无论
男女或年龄，不管筷子的材质，夹起来一
两根时蔬入口的时候，画面是美的，画风
是清爽的，餐桌上犹如吹过了一阵清风。
素食，秋风，这样的字眼，似乎裹挟

了季节的恩典在里面。素食最宜佐秋
风，就好比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过人间
无数。

李丹崖

素食佐秋风

责编：徐婉青

满大街的低头族，
能有几个认得乌桕树并
懂得欣赏它的美呢？请
看明日本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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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塘没有周庄
热闹，它古朴宁静，
很容易让生活于喧
嚣闹市中的人喜
欢。这里的水，是从远古
的胥塘河流过来的。它轻
轻地拍击着堤岸，载走了
多少沧桑和传奇。我记得
外婆曾经说过，民国初年
有个叫翠花的女子，为了
抗拒包办婚姻毅然跳河。
她的刚烈性格，使古老的
胥塘河更加翠绿。
我走在胥塘河边的长

廊上。
长廊被当地人称为廊

棚，具有典型的明清时期
水镇街市遗风。想象当年
沿河开设店铺，农船来往
穿梭、登岸购物，就是西塘
水上人家的生活场景。他
们懂得走向宽广和辽阔，
懂得该怎样通往远方的世
界。那些从前的进士和举

人，那些著作传世的名士，
足以说明这里的文化底蕴
和书香风气。
西塘人的生活是令人

称道的。走出廊棚，我站
在高高的五福桥上，望着
那些错落有致的古老建
筑，黛瓦粉墙，不禁遐思。
历史是一条长河，过

去的和现在的，很多事情
都是相似的。每一个时代
都有精英，也都有行尸走
肉之人。有多少人是“先
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呢？西塘有世代
书香人家，他们拥有宽敞
的厅堂、书斋和精心修饰
的庭院。读书人在这样的
环境里沉醉于四书五经，
倒也安然恬静。累了，到
庭院散步，徜徉在竹林之
中，既惬意又能感受到竹
子的精神气节。
从五福桥上走下去，

青青杨柳、悠悠流水，两岸
典型的江南民居建筑风
格，因水而灵秀、温柔和忧
伤。水，是西塘人的生活
依赖。他们的街衢依河而
建，民居也有枕水而筑
的。特别是居民后屋，大
部分都设有河埠头。河埠
头，我倒也不陌生，小时候
随外婆居住在杭州东河附
近，那时候东河也有水上
人家，他们在河埠头淘米
洗菜、洗衣洗床单。水，淘
洗着物体的污浊，也淘洗
着人类灵魂的污浊。
我走在西塘古老的石

板地上，西塘给我的感觉
是宁静的，也是沉默的。
宁静和沉默，都是一种不
可多得的珍贵品质。如今
赋予我们这样品质的人已
经不多。我们已经被太多
的欲望所裹挟。我们已经
被太多浮躁的声音所围
困。我们已经被那些纠缠
不清的诱惑所干扰。在纷

乱热闹的世界里，
那些无耻贪婪、挥
霍浪费和奢靡的
人，那些因妒忌而

背地里拔刀伤人的人，他
们能宁静和沉默地反省一
下自己的灵魂吗？
石皮弄是西塘一条有

名的弄堂，位于西街西端，
紧挨种福堂。我们这一生
走过的弄堂一定不少，但
像石皮弄这样窄，最窄处
只有0.8米的弄堂，我还是
第一次走。走在窄窄的弄
堂，踩着薄如皮的石板，有
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我曾经是工艺美术研

究所的副研究员，对绘画
和雕刻比较关注。西塘的
木雕宗承汉唐，盛誉明清，
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你
看，明代建筑雕刻多见花
草，装饰图案，讲究雕件与
整体构架的和谐自然，让
人感觉简洁，凝练；而清代
雕刻风格却是华丽繁复，
内容不仅仅在花草虫鱼，
还涉及到人物形象、古典
名著、历史传奇和戏文
等。因此，一段普通的木
材被西塘木雕艺人精心构
思后，无论何种式样，都是
整座建筑中恰到好处的装
点。
西塘是美的。夜晚的

西塘更是美丽的。我们坐
在木船上，船老大划着桨，
吱嘎嘎地把船游了出去。
夜是那样的黑，黑黑的夜
空中无论廊棚，还是临河
的屋宅窗前，都点亮着一
盏盏高高挂起的大红灯
笼。这是西塘的浪漫。远
古文人的浪漫气息，就镶
嵌在岸边的芦苇丛中。

顾 艳西塘


